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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看过山。

这话说出来会让人笑。谁没看过

山呢？攀登过多少座名山都已不在话

下，看？不值一提。

可是，如果飞行三小时，再转搭汽

车三四个小时，还要克服高海拔缺氧的

困扰，就为专程去“看”山，恐怕还是有

些不同的吧。

去年深秋，我就是这样去看的山。

从北京飞成都再搭汽车去一个叫小金

县的地方，看的这山叫四姑娘山，是四

川西部四座比肩而立的雪峰。四姑娘

山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属于四川盆

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和交接的地带，她因

一个动人的传说而得名，也因备受登山

爱好者推崇而著名。

看山、登山，写山、画山，几乎是古

代文人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多少好

诗名画都出自山中。杜甫的“会当凌绝

顶，一览众山小”，苏轼的“不识庐山真

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王维的“空山

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李白的“明月出

天山，苍茫云海间”“相看两不厌，只有

敬亭山”……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山，山

形山色、山容山貌、山里山外、山上山

下。山，在审美之外，又予人深邃的哲

思，带来豁达的感悟。

现代人喜爱登山的不少，专程看山

的不多。

我国境内距大城市最近的雪山就

是这四姑娘山了。她山峰险峻、岩壁

类型复杂，每年都吸引众多的登山家

来这里挑战，是国际登山的热点地区

之一。普通游客大多只看不登，我便

是其中之一。

看山第一站，是一个叫双桥沟的

地方。时值深秋，霜色微寒，漫布山谷

的，是山林深深浅浅的金与浓淡各异

的红。一入沟内，交错闪过的是峡谷

两侧金黄的红杉、艳红的槭树、鹅黄的

山 杨 与 墨 绿 的 冷 云 杉 交 织 的 巨 大 色

块。人在车中，车行谷中，巨幅色块像

挂在天地之间飞动的彩衣，又似阔大舞

台正在滑动的幕布。待舞台开启，甫一

定睛，远处雪山隐现，近前青山兀立，一

丛丛经霜的灌木夹杂在浓淡不一的绿

色里，弱小却醒目。高大的松柏间，挂

满金黄色果实的沙棘树一派娇俏诱人，

溪流蜿蜒、行云如黛、松涛阵阵，木栈道

上游人似彩点，恍若画中游。这个地方

叫人参果坪，是个面积有数百亩的大草

甸。相传，人参果坪是四姑娘山神灵的

见证。很久以前，当地老百姓多灾多

病，四姑娘山神为了救助这一方百姓，

去佛祖那里要来人参果种在这里，解除

了百姓的病痛。为了感谢四姑娘山神，

当地百姓在此修建白塔供养，并将人参

果坪周围的领地全部敬献给四姑娘山

神，因而这里虽有大片平阔之地，但没

有一座村寨房舍。

徜徉在四姑娘山的领地而不见四

姑娘山，人参果坪，是看四姑娘山的序

曲。序曲，带给人一份准备好的郑重期

待，也拂动了一双想象的翅膀。四姑娘

山，我来看你了！

看山第二站，长坪沟。清晨，车刚

一到达沟口，阵阵欢腾已先抵耳畔。原

来，站在沟口白塔的一个高台阶处，远

眺白云飘飞间，已隐约可见四姑娘山金

字塔形的雪白峰顶。湛蓝的天空下，在

视线的尽头，银装素裹的四姑娘山之

巅，在云影间时隐时现，游人个个引颈

欢呼，这便是我们要看的四姑娘山啊！

这初见的兴奋与喜悦来得如此突然，欢

呼是最直接最单纯的表达。见惯了城

市里灰蒙蒙的天空，见多了高层建筑物

林立的天际线，忽然置身一片旷阔的天

穹之下，恍若时空骤然停顿，刹那忘我，

成为素心人。那样浩大无边的纯粹的

蓝，那样晶莹、巍峨、摄人心魄的白，那

样穿过山峦穿过密林穿过每一片针叶

阔叶穿过果实芳香的晨光，一时间，在

每个人的脸上都罩了一层甜蜜的金色

光晕。

长坪沟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

是登顶四姑娘山三峰、四峰的必经之

路。这里原始植物种类异常丰富，供游

人行走的木栈道从原始林穿过，两侧

柏、松、杉、杨柳、灌木，密密匝匝，遮天

蔽日。地表覆盖着厚厚的苔藓、地衣、

落叶。呼吸之间，有清新与沧古混合的

气息，感觉那是原始森林收纳千年时光

后散发出的特有的时空气息。几乎每

走一段木栈道，迎面都会遇到一两棵姿

态各异的古柏，树干灰白，枝条苍劲，如

同智慧的长者在那里守候，显然是修木

栈道时被用心保护的。一路且行且顾

盼，四姑娘山一会儿掀开云纱露出皎洁

的面容，一会儿又薄纱遮面，悄悄在远

处俯瞰你。行至深谷，忽见开阔平湖，

一排排枯死的沙棘与杉树挺立湖中，干

枯的枝丫倔强地伸向空中，像是从古战

场上归来的不屈的士兵。此刻，四姑娘

山安静地躺在这片湖水里，赤裸纯净，

仿佛触手可及，它与湖中枯树的倒影叠

加，半是怀抱，半是陪伴。

木栈道之后就进入一片叫上干海

子和下干海子的沼泽地，沼泽地行走艰

难，但过了沼泽地，即是攀登三峰、四峰

最重要的大本营。大本营是一块开阔

的草甸子，正午的阳光灼热刺目，游人

一到这里便放松慵懒起来，装备专业

的登山者虽在这里或坐或卧地修整，

却未见有懈怠。到这里，算是到了四

姑娘山脚下。初见时的兴奋经历了一

路的仰望与追寻，与四姑娘山似乎变

得亲近起来，黄绿色的草甸像是她舒

展的长长裙袂，她脚下的人们正沉浸

在愿望得偿的满足感中。可是，当你

猛一抬头，发现眼前的三峰、四峰忽然

如此清晰，两座白色尖锐的三角形峰，

直 指 苍 穹 ，两 侧 山 脊 ，如 同 锋 利 的 刀

刃，线条硬朗，如巨斧削过一样。此时

你会心中一惊，四姑娘山的巍峨奇峻

里 没 有 亲 切 ，她 只 会 让 你 惊 心 动 魄 ！

四姑娘山四峰中幺妹峰最高，海拔六

千 二百五十米，是四川省内第二大高

峰，仅次于蜀山之王——贡嘎山，被称

为蜀山皇后。大峰、二峰、三峰海拔也

都在五千米以上。

看山第三站，海子沟。海子沟全长

十九公里，面积达一百多平方公里，因

有十多处高山湖泊而得名，是攀登大

峰、二峰的必经之路。去海子沟看四姑

娘山，不是行走在缓坡沟谷里，而是从

山脚登到山脊，再沿大段海拔三千米以

上的山脊一路向前攀行。

高海拔缺氧，一路艰辛狼狈，却依然

坚持攀爬，只为站在山脊再看四姑娘

山。回头想想，多少有些执拗与夸张。

可是，当我终于站在海拔三千六百七十

米左右的朝山坪，放眼环顾，那种置身圣

境的震撼，至今无法忘怀。什么叫天高

云淡，这里就是。什么叫层林尽染，俯首

即是。四顾览层巅，四座雪峰翩然呈现

天地间，大地苍茫，碧宇澄澈，白云如帆，

千里江山。这是上苍绘就的巨幅画作，

大自然的呼吸与脉搏，就在这一刻宁静

的光辉里，她让我屏住呼吸，凝神，静听。

“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

观之，方见一隅山川之形势气象。”置身

情境之中，想起北宋画家、水墨山水宗

师郭熙的“三远”理论，体悟更切近了。

“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

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

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

明 ，深 远 之 色 重 晦 ，平 远 之 色 有 明 有

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

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之在

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

者冲澹。明了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

澹者不大，此三远也。”艺术的取精用

弘，都是直接从大自然受到的感召，而

人类自古以来的诸般感悟，又何曾离开

过对大自然的静观与聆听？

看山三日，物我俱一。在视线的流

动与转折中，辛苦的身体参与的是真山

真水画幅里远近虚实、明暗流动的节

奏，而自由的心灵在俯仰间体会的是

“澄怀味象”的欢快。

四姑娘山，值得一看再看。

看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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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女强人女汉子女达人，比

比 皆 是 ，要 说 服 谁 ，我 最 服“ 九 〇 后 ”

老邱。老邱真名已很少有人知道。自

从 嫁 了 叫 施 艮 的 男 人 ，她 就 成 艮 嫂 艮

婶 艮 姨 艮 婆 艮 太 婆 艮 阿 祖 。 最 近 ，微

信 群 里 倒 有 很 多 人 突 然 记 起 她 的 名

字 ，还 衍 化 成 很 多 昵 称 。 每 次 我 们 用

昵称喊她，她都笑弯眉眼，嗔怪我们不

正经。

自从当上“九〇后”，老邱的生活突

然丰富多彩起来，只因她上了网。

老 邱 有 一 片 菜 地 ，多 大 呢 ，不 好

说，说一片也不准确，她的菜地东一块

西 一 块 的 。 她 原 来 有 两 三 亩 地 ，被 工

业 园 区 征 用 。 现 在 的 菜 地 ，都 是 她 从

路边、屋前屋后、犄角旮旯新挖掘出来

的。破脸盆，泡沫盒，旧木箱，豁口罐

装 了 土 ，也 成 为 菜 地 主 力 军 。 屋 前 有

一堆石头，很多很多年了，都不记得当

年 这 些 石 头 是 怎 么 来 的 ，要 做 什 么

的 。 一 个 春 天 的 清 晨 ，没 地 可 种 的 老

农 民 老 邱 被 春 花 春 草 撩 拨 得 手 脚 痒

痒 ，对 着 这 堆 石 头 ，突 然 兴 起 愚 公 精

神 。 半 个 月 后 ，这 些 石 头 就 筑 成 菜 地

的围墙，垒成鸡窝，砌成洗衣台。老邱

翻出锄头，扒拉扒拉，一块黑黝黝的菜

地从天而降般地生长出来。种田能手

老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可种子呢？多年无地可种，老邱都

忘了种子这回事。孙子看她愁眉不展，

笑了：网上买啊，网上啥都有，还包邮！

老邱以为自己听错了，啥？网？她嫁给

渔民 施 艮 ，这 一 生 不 知 道 织 过 补 过 多

少渔网。她也抬头低头见过不少蜘蛛

网。能出种子的网？她是不信的。孙

子 但 笑 不 语 ，拍 拍 她 的 肩 让 她 少 安 毋

躁，等个两三天，保她有种子可种。两

天 后 ，老 邱 在 家 听 着 越 剧 折 着 纸 钱 。

“邱真，邱真，有快递！”老邱过了半晌

才 想 起 这 是 叫 她 呢 。 接 二 连 三 ，丝 瓜

冬瓜花菜芹菜秋葵种子，大包小包，都

经 快 递 小 哥 的 手 ，到 达 老 邱 的 手 里 。

老 邱 边 扒 拉 着 菜 地 ，边 嘀 咕 ，这 啥 网

啊，长啥样？

种田能手老邱果然出手不凡，瓜果

蔬菜吃错药似地猛长，长得又胖又俊。

儿子来了拿一袋，女儿来了装一箩。有

路过的看到，想买，老邱说买啥，想要啥

我给你摘去。路过的当然不肯白要，非

给钱，又没零钱，便说，阿婆，我给你装

个支付宝吧，扫一扫就能收钱。老邱倒

不想收这个钱，只是扫一扫能收钱，她

有点好奇，于是就掏出手机。

第一单生意就这样三下两下做成

了，老邱心里很纳闷，这就成了？那人

说，是呢，有网，就这么方便。老邱一听

更纳闷了，啥？又是网！

最近，老邱又学会玩微信。老邱所

在的村，开办老年食堂，以“九〇后”老

邱的资格，每月只需交三十元，就能享

受每日中晚二餐。食堂每餐都有 ABC
三种套餐，想吃哪种套餐，只需在微信

里留个言。饭点一到，老邱慢悠悠地上

门去，一群老伙伴一起边吃边聊，吃完

聊完碗筷一推，嘴巴一擦，拍拍屁股走

人。有时不想出门，或下雨天不方便，

只要微信上支付两块钱，就有人准点送

上门来。

自从学会了微信，老邱的生意又拓

展了。春天后，农民老邱突然发现了商

机。因为雨水好，她家屋前屋后，她的

菜地旁，野生的野葱，马兰头，荠菜，马

齿苋，蕨茶，长得很茂盛。她把它们一

个一个拍下来，再采来摘来挖来掐来，

洗 好 理 好 ，再 拍 拍 拍 ，然 后 发 到 家 庭

群 ，让 儿 子 媳 妇 女 儿 孙 子 孙 女 转 发 朋

友 圈 ，就 有 很 多 人 来 买 ，有 要 求 快 递

的，有直接上门的，存量不多，供不应

求 。 早 上 一 把 野 葱 卖 了 六 十 二 块 钱 ！

老邱在家庭群里连说了三遍。群里炸

开了锅：老邱，邱老，小真真，真美女，

真达人，真能干，真祖祖，发红包！发

红包！

老邱听着一条条语音，笑得满脸的

皱纹画起圈圈，像水面荡开了涟漪。

没 错 。 老 邱 就 是 我 妈 ，生 于 1928
年 1 月，年满九十岁，是个不折不扣的

“九〇后”。

老邱上网记
施立松

日 子 过 得 真 快 ，七 十 了 ！ 虽 说

“人活七十古来稀”是句老话，如今活

八 十 、九 十 乃 至 一 百 多 岁 的 越 来 越

多 ，但 对 我 来 说 ，七 十 岁 生 日 终 究 是

个“大日子”，企盼着唯一的女儿送我

一 份 有 意 义 、有 价 值 、能 够 与 我 相 伴

终生的礼物。生日前，我不止一次地

隐晦地问过她，她总说，放心吧，一定

会 让 你 有 个 意 外 的 惊 喜 。 我 疑 疑 惑

惑。好不容易熬到生日当天，女儿带

着丈夫和一双儿女来了。她笑盈盈地

打开一个包，故意慢慢地拿出一方纸

盒，双手捧着，说，爸爸，这是孝敬您的

生日礼物，希望您喜欢。我迫不及待

地打开纸盒，五彩的纸一层又一层，最

后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个制作精良的

画匾——右侧，是我的照片；左侧，则

是我出生那天《人民日报》第一版的版

面 。 我 面 对 画 匾 ，真 的 是 瞠 目 结 舌 。

你怎么会找到我出生那天的《人民日

报》？你怎么想到这张报纸会是我的

意外惊喜？女儿说，你的心思我能不

知道？那天生日吃的什么，别人给我

什么祝福，我一概不记得了，脑子里就

是“人民日报”四个字。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对我

们这一代人来说，《人民日报》近乎一

个神圣的字眼。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机关报，传达的是党中央的声

音 。 在《人 民 日 报》上 发 表 理 论 文

章，是当年我等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

事 。 可 是 ，“文 化 大 革 命 ”结 束 后 ，我

竟然也成了《人民日报》的作者，而且

在 迄 今 四 十 多 年 间 ，居 然 在《人 民 日

报》上 发 表 了 二 百 三 十 多 篇 理 论 文

章 。 其 中 第 一 篇 文 章 是 1977 年 2 月

22 日 的《罗 思 鼎 要 把 人 们 引 向 何

处》。这是一篇批判“四人帮”写作班

子罗思鼎的文章。《人民日报》发表时

还 加 了“编 者 按 ”，称 它“那 犀 利 的 笔

锋 ，像 投 枪 一 样 ，直 刺‘ 四 人 帮 ’的 胸

膛 ”。 这 篇 文 章 ，给 我 的 鼓 励 和 教 益

是 巨 大 的 ，多 方 面 的 ，不 但 增 强 了 我

探索真理、坚持真理的 决 心 和 信 心 ，

而 且 激 励 我 走 上 学 习 和 研 究 社 会 科

学 的 道 路 。 以 此 为 发 端 ，我 成 为《人

民 日 报》忠 实 的 读 者 、忠 贞 的 作 者 。

四 十 多 年 来 ，不 论 在 哪 个 岗 位 工 作 ，

也 不 论 多 忙 ，我 总 记 得 给《人 民 日

报》写 稿 。 人 民 日 报 理 论 部 有 同 志

坚 称 ，我 是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在《人 民 日

报》发 表 理 论 文 章 最 多 的 作 者 。 不

管 是 不 是 吧 ，我 感 到 他 们 对 我 这 个

作者一直很尊敬，很器重。 2003 年 7
月 11 日 ，时 任《人 民 日 报》总 编 辑 的

张 研 农 ，在《人 民 日 报》理 论 版 发 表

《源 于 实 践 与 时 俱 进 —— 读 邵 景 均

〈居 安 之 思〉有 感》，对 我 和 我 的 文 章

给 予 高 度 评 价 。 我 非 常 感 动 。 一 个

作者，能得此殊荣，足矣！

我从一个解放军战士走上社会科

学研究道路，《人民日报》起了重要作

用。1979 年，部队领导决定让我转业，

到哪里去呢？感谢时任《人民日报》理

论部主任李玉田的热情推荐，我才得

以到山东社会科学院工作。从此，我

找到事业的支撑点，立志把全部生命

贡献给祖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

我 是“ 文 革 ”开 始 时 高 中 毕 业 的

“ 老 三 届 ”，没 有 正 儿 八 经 地 上 过 大

学 ，理 论 功 底 薄 弱 。 在 自 学 社 会 科

学 理 论 中 ，《人 民 日 报》，特 别 是 理 论

版 和 学 术 版 ，成 为 我 的 活 页 教 科

书 。 多 年 来 ，我 一 直 用 心 学 习《人 民

日 报》的 理 论 文 章 。 文 章 的 作 者 和

编 者 ，就 成 了 我 的 老 师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人 民 日 报》在 理 论 宣 传 上 逐

渐 形 成 自 己 的 风 格 和 特 色 。 她 始 终

保 持 正 确 的 政 治 方 向 而 又 比 较 生 动

活 泼 ，理 论 性 、学 术 性 、思 想 性 很 强

而 又 通 俗 易 懂 ，思 想 解 放 而“ 不 逾

矩 ”，注 重 摆 事 实 讲 道 理 而 不 盛 气 凌

人 。 从 这 位 可 亲 可 敬 的 老 师 身 上 ，

我 不 但 学 到 许 多 知 识 ，也 学 到 了 正

确 的 立 场 、观 点 和 方 法 。 如 今 讲 到

自 己 理 论 和 学 术 上 的 进 步 ，就 不 能

不讲到《人民日报》的师情。

文为师，人亦为师。在与《人民日

报》理论部交往的 40 多年间，不论是老

一辈编辑，还是现在仍然工作在理论

部编辑岗位上的年轻一辈，都是那么令

人尊敬。他们不但学问好，编辑水平

高，而且真诚待人，热情助人，平等地

对待作者。有这样一些出色的编辑，还

能办不好报纸吗？与他们交谈、交往，

总能学到一些好东西，让人感到愉快。

所以，我一直把他们当作良师益友，碰

到疑难问题愿意向他们请教，愿意为办

好理论版直率地提出意见，也愿意向他

们投稿，尽心竭力地完成他们的约稿。

我清楚地知道，从作者的初稿，到最后

的见报稿，中间倾注编辑们的大量心

血。不论是一字千金的改动，还是谋篇

布局的颠覆，都表明，每一篇文章并不

只是作者个人的创作，而是作者与编者

合作的结晶。

我常想，《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

人民的报纸，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保

持崇高的声望，靠的就是正确传达党

的主张，反映人民的心声。她所扮演

的正是这种亦师亦友的角色。她对读

者、作者和人民的情愈深，这种角色就

扮演得愈好。

画匾会伴我一生，《人民日报》也

会伴我一生。因为它珍贵。

（作者为中纪委研究室退休干部）

珍贵的生日礼物
邵景均

我参加工作之初，一位县委副书

记 背 诵《人 民 日 报》社 论 的 故 事 对 我

影响很大。每天清晨，当别人还沉睡

在梦乡的时候，他已经早早在院子里

灯 光 下 拿 着《人 民 日 报》背 社 论 。 由

于坚持不懈地学习背诵，他每每讲话

做 报 告 总 有 新 的 思 想 新 的 观 点 新 的

语言，所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陕

西 日 报》等 报 刊 发 表 ，是 有 名 的“ 秀

才 ”书 记 ，机 关 上 上 下 下 都 叹 服 他 的

学习精神。大家知道，他资格虽老但

仅有高小文化程度，硬是凭着不断学

习的顽强毅力，从乡干部一步一步走

上 县 委 副 书 记 岗 位 。 那 时 他 才 三 十

岁出头。

1965 年至 1966 年，农村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中，我有机会在他领导下工

作，见证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一

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在多次集体学习

讨论中，他能够把《人民日报》社论原

原本本背下来，不拿报纸也能说得十

分 详 细 具 体 。 我 那 时 主 要 是 搞 材 料

综合方面的工作，但凡向上所报向下

所发的材料最后都要由他审定，他对

材料的严格把关，一是根据上级政策

规 定 ，二 是 根 据《人 民 日 报》社 论 精

神。在他的影响下，我以敬畏之心认

真阅读《人民日报》，边阅读边记录，

据此写作通讯报道和言论文章，开始

在报刊、电台发表和播出。在任县委

通 讯 干 事 期 间 ，我 有 一 些 报 道 在《人

民日报》发表。

1981 年底，我调到宝鸡市委宣传

部 工 作 ，担 任 新 闻 科 科 长 。 其 间 ，与

《人民日报》联系机会更多了，先后发

表十多篇报道稿件和言论文章如《“钉

子精神”赞》（《人民日报》1991 年 2 月

25 日），有的发表后产生很大反响，得

到好评。2002 年秋，我从宝鸡市社科

联主席转任宝鸡市科协主席，曾经在

新闻科长任上接待过的《人民日报》记

者蒋建科，在完成采访任务后特地来

看我，在叙谈间我无意说到特别喜欢

阅 读《人 民 日 报》副 总 编 辑 梁 衡 的 散

文，并谈了对其多篇文章的感受。过

了七八天，蒋建科从北京打来电话说，

他把和我在宝鸡的交谈情况汇报给梁

衡同志后，梁衡同志特意将一套《梁衡

文集》送我，已经托人将书捎到陕西记

者站让我去取。我当下喜出望外，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十多年来，这件事

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仿佛一股暖流

在心头流淌。我把这套书搁置案头，

不时翻阅，受益匪浅。特别是退休后，

我更是认认真真阅读，学习写作，在各

类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散文，充实了我

的退休生活。

如今，我已过“古稀”之年，但痴心

不改，始终没有放弃阅读《人民日报》

的习惯，这种习惯主要来自于对《人民

日报》的感情，来自于报纸给予我的帮

助和进步。每天清晨打开电脑首先阅

读的是《人民日报》，边阅读边做笔记，

已 经 将 三 个 笔 记 本 记 得 满 满 的 。 同

时 我 还 写 点 东 西 参 与 报 社 的 活 动 。

如 评 论 部 开 办“ 群 众 抒 群 言 ”栏 目

时，我写的“要注重程序意识”“长风

盛 行 为 哪 般 ”等 发 表 ，编 辑 在 寄 来 样

报 的 时 候 ，还 鼓 励 我 多 写 常 写 。 当

然 ，写 与 不 写 对 我 已 经 无 关 紧 要 ，但

是 从 参 加 工 作 之 初 就 受 到 那 位 县 委

副 书 记 的 影 响 ，认 识 到 阅 读 党 报 特

别 是《人 民 日 报》的 重 要 性 。 我 参 加

工 作 四 十 多 年 ，从 一 个 农 村 娃 到 县

委 办 公 室 干 部 、县 广 播 站 编 辑 、县 委

通 讯 干 事 、市 委 宣 传 部 新 闻 科 长 、市

社 科 联 主 席 、市 科 协 主 席 ，一 步 一 步

走 过 来 ，成 长 为 一 个 领 导 干 部 ，从 内

心 深 处 感 觉 到 ，学 习 阅 读《人 民 日

报》是 须 臾 不 可 或 缺 的 ，不 仅 是 指 导

工 作 的 需 要 ，也 是 提 高 人 格 素 养 和

生 活 品 位 的 需 要 。 何 况 还 有 与 报 纸

与编辑们的那份深厚情谊呢！

（作者为陕西省宝鸡市退休干部）

痴心不改读报情
杨青峰


